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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豆大蓟马 Megalurothrips usitatus 是豆科作物的重要害虫，其寄主范围广泛，尤其喜欢危害豇豆。

该虫不仅给作物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能传播多种植物病毒，给作物生长和品质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综述豆大蓟马的形态特征、地理遗传分化、生物生态学特性、发生危害规律、综合防控进展，同时展

望其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深入挖掘其制约因子并研发新型绿色防控技术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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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methods for this 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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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galurothrips usitatus is an important pest of legumes. It has a broad host range, but is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pest of cowpea crops. This species can not only cause huge economic losses, but can also spread a variety of plant viruses, 

thereby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both crop growth and qual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ic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bio-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ccurrence, and progres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 

usitatus. Obstacle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for M. usitatu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Megalurothrips usitatus; damage regularity;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ecological regulation; gree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豆大蓟马 Megalurothrips usitatus 俗称普通

大蓟马、豆花蓟马，是缨翅目 Thysanoptera 锯尾

亚目 Terebrantia 蓟马科 Thripidae 大蓟马属

Megalurothrips 的一种昆虫（张桂玲，2003）。该

虫主要危害豆科作物，尤其在豇豆 Vigna 

unguiculata（谭珂等，2015a；唐良德等，2015a）

整个生育期均可危害，造成叶皱卷曲、生长点发

育受阻、花器腐烂凋落、豆荚“黑头和黑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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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若不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对豇豆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可高达 70%以上（唐良德等，

2015b；王谅等，2022）。同时，豆大蓟马还能传

播烟草线条病毒（Tobacco streak virus，TSV）、

花生芽坏死病毒（Peanut bud necrosis virus，PBNV）

等植物病毒，抑制豇豆正常生长，对豇豆品质带

来不可估量的间接影响（范咏梅等，2013）。 

近年来，随着各省（市）豇豆种植面积扩大，

豆大蓟马的危害愈演愈烈。为减少损失，老百姓

频繁使用化学药剂或不合理用药、乱用药，不仅

增强了豆大蓟马的抗药性，还毒杀其天敌，导致

其危害性更加严重（刘奎等，2014）。本文综述

豆大蓟马的形态特征、地理遗传分化、生物生态

学特性、发生危害规律、综合防控进展，同时展

望其绿色防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深入挖掘豆

大蓟马的制约因子并研发新型绿色防控技术奠

定理论基础。 

1  豆大蓟马的形态鉴定与地理遗传

分化 

1.1  形态特征 

豆大蓟马属不完全变态昆虫，包括卵、若虫、

伪蛹和成虫 4 个发育阶段。卵约 0.2 mm，呈白

色肾形。若虫初孵时呈白色，后逐渐变橙红色。

其中，初孵 1 龄若虫长约 0.52 mm (图 1: A)，呈

白色透明，眼部红色，活动性较强；2 龄若虫长

约 0.98 mm (图 1: B)，体色渐黄，逐渐向橙红色

转变。伪蛹有白色透明的短翅芽，伸展至腹部

2/3 处 (图 1: D)。成虫复眼呈半椭圆形，雌雄个

体的小眼数量分别为 74 个和 65 个 (图 1: E)。雌

性成虫体长约 1.6 mm，呈棕色或褐色，触角有 8

节呈念珠状，其中第 3 至第 4 节末端收缢成颈状，

且分别有一个长叉状的感觉锥。成虫头部的纵向

长度短于横向长度，且两颊近似平行。复眼和单

眼共存，其中单眼位于前后中心边线与外缘连线

之间，间鬃较长，后鬃较短。口器锉吸式。前胸

背板前角鬃发达，后缘鬃 3 对，中间 1 对最长。

中胸内叉骨具小刺，后胸内叉骨无刺。后胸背板

有 1 对钟形感觉孔。翅狭窄，周缘着生细长的缨

毛，前翅近基部 1/4 处及近端部无色，中部和端

部褐色。前翅各有 11-14 根前脉鬃和后脉鬃且等

距离排列，前脉端鬃 2 根。腹部腹板无附属鬃，

第 7 节腹板中间的 1 对后缘鬃长在后缘前方，第

8 节腹背板后缘梳不完整，仅两侧有，中间无。

雄性成虫的个体小于雌性成虫，但体色差异不明

显。雄性阳茎短小，基部呈亚球形（范咏梅等，

2013；满岳，2015；潘雪莲等，2021）。 

1.2  地理分布与遗传分化 

豆大蓟马主要分布在日本、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尼日科亚、马基

斯坦、基里巴斯、泰国、印度、菲律宾、斐济、

新西兰、爪哇、新喀里多尼、澳大利亚、汤加、 

 

 
 

图 1  豆大蓟马的形态特征（谢文摄） 

Fig. 1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galurothripsusitatus (Photoed by Xie Wen) 

A. 1 龄若虫；B. 2 龄若虫；C. 3 龄若虫；D. 伪蛹；E. 成虫。 

A. 1st instar nymph; B. 2nd instar nymph; C. 3rd instar nymph; D. Pseudo-pupa; E.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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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阿联酋、柬埔寨

和 中 国 等 赤 道 附 近 的 热 带 或 亚 热 带 国 家

（Aliakbarpour et al.，2011；Duralmurugan and 

Tyagl，2014；Gahukar and Reddy，2018；黄伟

康等，2018；Srinivasan et al.，2019）。其中，国

内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南、广西、贵州、湖北、

浙江、陕西和云南等地（潘雪莲等，2021）。目

前，主要通过基因序列或蛋白质靶标等技术鉴定

蓟马种类。例如，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 标记技

术（RAPD 技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标记

技术（RFLP 技术）、特征序列扩增区域标记技术

（SCAR技术）和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qPCR

技术）等（乔玮娜，2012）。苏美凤等（2017）

研究表明，豆大蓟马谷胱甘肽 S-转移酶（GSTs

酶）的活性表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可能与其用

药频率或抗药性水平有关。在不同药剂的长期选

择压下，昆虫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基因突变，有些

突变甚至可以遗传给子代，逐渐形成特定的地域

遗传分化。因此，豆大蓟马不同地域的遗传分化

可能随着基因突变而分化，有待长期跟踪监测。 

2  豆大蓟马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2.1  空间分布型 

豆大蓟马在不同寄主上呈不同的分布型。例

如，豆大蓟马成虫在豇豆田的垂直空间和水平空

间均呈聚集分布，符合负二项分布，且随着种群

密度增加其聚集度增强（范咏梅等，2013）；在

旱季或雨季的芒果树上呈聚集分布，但在杂草

（含羞草、醉蝶花、光头稗和赤道樱草）上呈均

匀分布（Aliakbarpour and Che Salmah，2011）。

即使寄主植物相同，豆大蓟马不同生育期，其分

布型也不相同。例如，豆大蓟马成虫在红豆开花

期呈聚集分布，而若虫呈随机分布（Chang，

1992）；豆大蓟马成虫在杂草上呈均匀分布，而

若虫呈聚集分布（Aliakbarpour and Che Salmah，

2011）。关于相同寄主不同取食生态位，豆大蓟

马的空间分布型是否相同，目前暂不清楚，有待

进一步研究。明确不同地域不同寄主植物上豆大

蓟马不同发育期的空间分布型，对其制定精准高

效的绿色防控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2  环境因子对豆大蓟马发育的影响 

昆虫的生长发育和后代繁衍受环境因子影

响较大。由于昆虫是变温动物，因此可以说温度

是影响其生长发育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之一（Hu 

et al.，2022）。豆大蓟马也不例外，其卵、若虫和

伪蛹期的发育起点温度分别为 6.18、9.80 和

8.83 ℃；有效积温分别为 76.55、 76.77 和

46.73 ℃；完成整个世代的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

积温分别为 9.35 和 238.87 ℃；各虫态的发育速

率与温度呈二次回归关系。温度低于 15 ℃或高

于 35 ℃，该虫的存活率较低。温度在 15-35 ℃，

该虫可以正常发育，其中卵期 2.72-8.71 d，若虫

期 3.54-16.24 d，预蛹期  0.76-3.62 d，蛹期 

2.02-8.74 d，产卵前期 1.00-9.16 d，完成整个发

育历期 10.57-46.29 d。然而，高温促进其性别偏

雄（罗亚丽，2020a），且成虫寿命与温度增长呈

反 比 。 豆 大 蓟 马 生 长 发 育 的 最 适 温 区 是

20-25 ℃，但其产卵量最多的是 30 ℃，分别是

15 ℃和 35 ℃的 3.84 倍和 8.87 倍（邱海燕等，

2014）。显然，温度超过 35 ℃，不仅对豆大蓟

马的生长发育、种群数量、存活率和成虫寿命等

不利，而且高温偏雄将直接降低其雌性作为“生

育机器”的比例，从而减少其后代种群的数量。 

湿度也是影响昆虫生长发育的重要环境因

子之一。由于豆大蓟马有入土化蛹的习性，因此，

土壤含水量对其化蛹和羽化均会产生较大影响。

土壤含水量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豆大蓟马化蛹

和羽化，当含水量为 15%时，豆大蓟马的发育历

期最短（韩云等，2015）。有研究表明，豆大蓟

马旱季的种群数量显著多于雨季（Aliakbarpour 

and Che Salmah，2011），与降雨量呈负相关

（Kandakoor et al.，2012）。显然，豆大蓟马并

不喜欢高湿或水浸的环境。然而，目前关于豆大

蓟马在高湿或水浸中存活的具体时间并不清楚，

有待进一步研究。 

栖息环境对豆大蓟马生长发育的影响也较

大。在厨房用纸中，豆大蓟马的羽化率最高，其

次是含水量 5%的沙子（杨波等，2019）。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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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豆大蓟马在砂壤土中的发育历期最短、羽

化率较高，在粘土中的化蛹率和羽化率较低（韩

云等，2015；杨波等，2019）。显然，栖息环境

对豆大蓟马生长发育的影响仍然与环境湿度有

关。因为厨房用纸的湿度小于 5%的沙子，豆大

蓟马的羽化率高；砂壤土的保湿性小于粘土，豆

大蓟马的羽化率也高。所以，栖息环境的湿度也

是豆大蓟马生长发育的重要因子。然而，目前关

于环境湿度对豆大蓟马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并

不深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寄主植物也是影响豆大蓟马生长发育的重

要因子，不同寄主植物对豆大蓟马的适合度并不

相同。豆大蓟马用豇豆饲养，其净增殖率和内禀

增长率均最大，平均世代周期最长；用菜豆饲养，

其净增殖率和内禀增长率均最小，卵期最短且存

活率最高；用大莱豆饲养，其卵期最长且存活率

最低（Tang et al.，2015）。显然，豇豆是豆大蓟

马的最适寄主之一。然而，豆大蓟马在不同国家

的主要寄主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是非豆科植物

（潘雪莲等，2021）。因此，除了豇豆，豆大蓟

马可能还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寄主，只是目前缺少

系统研究，暂无明确定论。 

生殖方式或种群竞争对豆大蓟马生长发育

也会产生显著影响。例如，豆大蓟马两性生殖的

后代，其寿命比孤雌生殖的寿命短（谭珂等，

2015b）；无论是否存在种群竞争，豆大蓟马的产

卵量显著高于西花蓟马 Frankliniella occidentalis

（禹云超等，2020）；白花三叶草上豆大蓟马种

群与西花蓟马种群呈负相关（Xie et al.，2012）。

然而，在豆科植物上常见的蓟马种群是豆大蓟马

和西花蓟马，它们如何在相同的寄主植物上调节

生殖方式或调控种群竞争，以达到其种群动态平

衡，有待进一步研究。 

3  豆大蓟马的发生危害规律 

3.1  危害寄主 

目前，已发现豆大蓟马可危害 12 科 49 种寄

主，其中有 32 种为豆科植物，包括红豆、莱豆、

菜豆、黑绿豆、豇豆、花生、木豆、尖叶猪屎豆

等（李晓维等, 2019）。此外，豆大蓟马还危害柽

麻、向日葵、芒果、马铃薯、耳叶决明、刺桐、

墨西哥丁香等（Men and Kandalkar，2000；Galvez 

et al.，2005；Aliakbarpour and Che Salmah，2011）。

不同国家或地域的豆大蓟马主要危害寄主并不

相同，部分结果见表 1。 

 
表 1  豆大蓟马在部分国家或地域的主要寄主 

Table 1  Main hosts of Megalurothrips usitatus 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国家或地域 
Countries or regions 

主要寄主名称 
Main hosts name 

文献 
References 

斯里兰卡 
Sri Lanka 

花生 Arachis hypogaea、木豆 Cajanus cajan、耳叶决

明 Cassia auriculata、柽麻 Crotalaria juncea、尖叶猪

屎 豆 Crotalaria pallida 、 异 叶 山 蚂 蝗

DesmodiumheterophyllumDC 、 刺 桐 Erythrina 

variegata 、墨西哥丁香 Gliricidia sepium 、莱豆

Phaseolus lunatus、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三裂叶

野葛 Pueraria phaseoloides 、大花田菁 Sesbania 

grandiflora 、 黑 绿 豆 Vigna mungo 、 豇 豆 Vigna 

unguiculata、醉蝶花 Cleome hassleriana、风筝果
Hiptage benghalensis 

Tillekaratne et al.，2012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绿豆 Vigna radiata、花生 Arachis hypogaea 和大豆
Glycine max 

Indiati，2015 

印度 India 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us MenandKandalkar，2000 

尼日利亚 Nigeria 木豆 Cajanus cajan Dialok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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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Table 1 continued) 

国家或地域 
Countries or regions 

主要寄主名称 
Main hosts name 

文献 
References 

马来西亚 Malaysia 芒果 Mangifera indica、含羞草 Mimosa pudica、醉蝶

花Cleome hassleriana、光头稗Echinochaloa colonum、

赤 道 樱 草 Asystasia gangetica 、 菜 豆 Phaseolus 

vulgaris 、 豇 豆 Vigna unguiculata 、 四 棱 豆
Psophocarpus tetragonolobus 

Aliakbarpour and CheSalmah，2011；Mfuti 

et al.，2017；Zafirah andAzidah，2018 

菲律宾 Philippines 马铃薯 Solanum tuberosum、玉米 Zea mays Galvez et al.，2005 

中国 China 豇豆 Vigna unguiculata、红豆 Vigna angularis、大豆

Glycine max、花生 Arachis hypogaea、木豆 Cajanus 

cajan、柑橘 Citrus reticulata、棒豆 Phaseolus vulgaris、

扁 豆 Lablab purpureus 、 菜 薹 Brassica rapa 

var.chinensis、丝瓜 Luffa cylindrica、萝卜 Raphanus 

sativus、茄子 Solanum melongena、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烟草 Nicotiana、脐橙 Citrus sinensis、决明

Cassia tora、白花三叶草 Trifolium repens 

Chang，1992；唐国文等，2002；袁成明

等，2008；Xie et al.，2012；范咏梅等，

2013；邱海燕等，2014；杨真，2016 

 
 

3.2  发生规律和危害症状 

豆大蓟马世代重叠现象非常严重。气候条件

适宜时可周年危害。其中，在海南每年发生 24-26

代（邱海燕等，2014）；在广西和广东每年发生

15 代以上（范咏梅等，2013）；在贵州每年发生

14-16 代（袁成明等，2008）；在湖北每年发生

15-16 代（唐国文等，2002）。通常情况，适温干

旱季节豆大蓟马发生严重，且在短时间内虫口密

度快速增长；高温多雨季节有利于其种群发育和

繁衍（Sani and Umar，2017）。 

豆大蓟马主要汲食植物汁液。受害后的叶片

皱缩变小，甚至心叶无法展开，生长点萎缩，从

而抑制植物生长。受害后的花蕾呈黄白色细斑或

凹陷状，严重时坏死或脱落（Hunter and Ullman，

1994）。尤其是花朵最易受害，每朵受害的花中

蓟马数量高达几十头甚至几百头。受害后的荚果

变畸，荚面出现粗糙的疤痕，形成黑褐色斑点或

“黑头和黑尾”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豇豆的品质

和产量（李钊阳等，2021）。 

4  综合防治研究进展 

豆大蓟马的防治可分为农业防治、理化诱

控、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四大类，虽然生产上的

防治手段多种多样，但均存在不足。目前，生产

上主要采用化学防治。 

4.1  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是在不增加额外成本的情况下，通

过耕作栽培措施或选用抗虫品种等手段减少虫

害，具有天然环保、害虫不会产生抗药性等优点，

主要起预防作用，受地域、劳动力和季节等生物

或非生物因子的影响。Das 和 Trivedi（2000）研

究表明，无杂草的木豆田中豆大蓟马的种群数量

显著低于杂草丛生的田块，也显著低于 30 d 仅

锄草 1 次的田块。因此，说明田间除草能有效降

低豆大蓟马的种群数量。Dialoke（2013）研究

表明，豆大蓟马的种群数量在 10 月种植的木豆

上显著低于 4 月种植的木豆；种植密度越高的田

块，豆大蓟马的种群数量越少，表明适当调整播

期或种植密度能够减轻豆大蓟马的危害。目前，

针对豆大蓟马的农业防治方法主要有清洁田园、

及时锄草、精耕细作、地膜覆盖、水肥管理、播

期调整、良种选用等，以此破坏其生存环境来减

少其种群数量，从而达到控害目的（黄伟康等，

2018）。 

4.2  理化诱控 

理化诱控是利用物种对某些特定物质的趋

避习性来调节害虫的行为，从而达到控害的目

的。闫凯莉等（2017）研究表明，蓝色对豆大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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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吸引力显著高于其他颜色，其次是浅蓝色和

紫色。唐良德等（2015c）研究表明，豆大蓟马

对波长为 440-461 nm 的蓝光最敏感。因此，田

间悬挂蓝色粘虫板或蓝光诱捕器对豆大蓟马具

有理想的诱杀效果。然而，每种害虫均有特定的

活动节律，倘若在其活动高峰期实施诱捕，将能

达到“事半功倍”的防控效果。闫凯莉等（2017）

研究表明，豆大蓟马的活动最高峰是 8:00-10:00，

其次是 10:00-12:00，20:00-次日 6:00 几乎不活

动；然而，邱海燕等（2015）在田间距离豇豆

10 cm 的高度悬挂蓝色粘虫板，10:00-14:00 的诱

集效果最佳，与闫凯莉等（2017）的研究结果并

不一致。虽然目前暂无不同地域、不同气候、不

同虫龄、不同性别等因子影响豆大蓟马对颜色响

应差异的报道，但闫凯莉等（2017）研究表明，

1 日龄豆大蓟马的趋光率最低，与 3-7 日龄存在

显著差异，而且交配后的雌虫趋光性增加。色与

光存在紧密关联，物体表面呈现不同颜色，是反

射不同光波的结果。既然存在龄期、交配等因子

影响豆大蓟马的趋光性，也可能存在气候、虫龄

大小、性别等因素影响豆大蓟马对颜色的反应或

选择，具体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豆大蓟马的田间分布与雄性聚集信息素存

在显著相关性（李晓维等，2019）。豆大蓟马雄

性聚集信息素（2E，6E）-farnesyl acetate 对雄性

和未交配雌性均具有较大的引诱效果，在田间诱

捕器中加入（2E，6E）-farnesyl acetate 能显著增

加其诱捕数量（李晓维等，2019；Liu et al.，2020），

而且该物质与其他蓟马的聚集信息素不同，存在

专化性。唐良德等（2015b）研究表明，豆大蓟

马对豇豆花、四季豆花以及适当浓度的烟酸乙

酯、橙花醇、芳樟醇、邻茴香醛和 3-苯丙醛等具

有强烈的趋向反应；对 β-香茅醇和苯甲醛具有显

著的驱避反应。李钊阳等（2021）研究表明，豆

大蓟马对 β-石竹烯、植物醇、棕榈酸乙酯和邻二

甲苯具有极显著的趋向反应；对罗勒烯、亚油酸

甲酯、棕榈酸甲酯、甲酯、2-甲基-3-羟基-4-吡

喃酮具有极显著的驱避反应；两种强引诱物质

（邻二甲苯和 β-石竹烯、邻二甲苯和棕榈酸乙

酯）混配，对豆大蓟马反而产生极显著的驱避作

用。因此，生产上利用引诱或驱避物质时，尤其

要注意其合适的浓度或配比，以免适得其反。 

目前，针对豆大蓟马的理化诱控方法有粘虫

板、杀虫灯、性信息素、食诱剂、防虫网等（张

瑞敏等，2015；闫凯莉等，2017；李晓维等，2019；

杨鹤鸣等，2022），但生产上使用最多的仍然是

蓝色粘虫板。史彩华等（待发表）研究表明，红

糖醋液对豆大蓟马的引诱效果显著高于其他（白

糖、葡萄糖、果糖和蜂蜜）糖醋液，其机理和最

适配比有待进一步研究。 

4.3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利用一种生物抑制或消灭另外

一种有害生物的方法。Wang 等（2002）研究表

明，南方小花椿 Orius similis 在田间能够有效控

制豆大蓟马的种群数量。唐良德等（2017）研究

表明，大草蛉 Chrysopa septempunctata 2-3 龄幼

虫对豆大蓟马 2 龄若虫的搜寻效应均大于豆蚜，

暗示大草蛉对豆大蓟马具有较好的控害潜能。邱

海燕等（2022）研究表明，淡翅小花蝽 Orius 

tantillus 各虫态的捕食量均随猎物密度增加而升

高，但搜寻效应均随猎物密度增加而下降；同时，

淡翅小花蝽若虫的捕食能力随龄期的增长而提

高，其中 5 龄若虫的日捕食能力最强。李盼等

（2022）研究表明，六斑月瓢虫 Menochilus 

sexmaculata成虫对豆大蓟马的捕食量大于幼虫，

但幼虫随着龄期增加捕食量增大；无论成虫还是

幼虫，其搜寻效应均随猎物密度增加而下降，且

均偏好捕食豆大蓟马的若虫。当然，六斑月瓢虫

种间干扰也会显著降低对豆大蓟马的捕食量。黄

伟康等（2022）研究表明，巴氏钝绥螨 Amblyseius 

barkeri 日取食量随豆大蓟马密度增加而增加，

而且对 1-2 龄蓟马的捕食效能与温度呈显著正相

关。同时，巴氏钝绥螨密度增加导致个体间自我

干扰，反而降低其捕食潜能。禹云超等（2019）

研究表明，斯氏钝绥螨 Amblyseius swirskii 更喜

欢捕食豆大蓟马的 1 龄若虫，而且日均捕食量随

斯氏钝绥螨自身密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上述研

究表明，释放天敌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根据天敌

的习性和蓟马的密度合理释放，还要考虑释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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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的环境因子（如温度、光照、周边植物等），

以充分发挥天敌的控害潜能。目前，已知豆大蓟

马的天敌有 10 余种，主要包括捕食性（蝽、捕

食螨、草蛉和瓢虫）、寄生性（寄生蜂）和致病

性（真菌和线虫）等有益生物（Chang，1990；

乔玮娜，2012；Mfutiet al.，2017；Wu et al.，2018；

禹云超等，2019；黄伟康等，2022；李盼等，2022；

邱海燕等，2022）。如果引进外来天敌，要提前

做好风险评估，以免对本地天敌产生竞争威胁。 

生防菌是一种有益微生物，对环境友好，不

易产生抗药性，在防治豆大蓟马方面具有较大潜

力。豆大蓟马接种 Akanthomyces attenuatus 

SCAUDCL-53 和白僵菌 SB010 后 5 d，其死亡率

分别达 100% 和 90%；接种浓度为 1×108 个/mL

分生孢子的 A. attenuate SCAUDCL-38 和 A. 

attenuate SCAUDCL-56 菌液后 5 d，其死亡率分

别达 76.25%和 57.5%（Yang et al.，2020），表明

A.attenuatus SCAUDCL-53 防治豆大蓟马的潜力

可能超过白僵菌，但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环境因子

（温度、湿度、光周期等）对其稳定性的影响。 

4.4  化学防治 

化学防治是使用化学药剂毒杀或控制害虫

种群的方法。刘暮莲等（2015）研究表明，75%

吡蚜·呋虫胺水剂（吡蚜酮和呋虫胺混剂）、15%

唑虫酰胺悬浮剂与 50%虫螨腈水剂混配对豆大

蓟马的防治效果最好。在豆大蓟马大面积暴发

时，选用化学防治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快速降低

其种群数量。桑松等（2014）研究表明，溴氰虫

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防治豆大蓟马有较好的持

效性，但速效性太差。因此，豆大蓟马暴发期不

适合采用溴氰虫酰胺进行应急防控。 

目前，防治豆大蓟马的主要药剂有乙基多杀

菌素、多杀菌素、吡虫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吡蚜酮和烯啶虫胺混剂、吡蚜酮和呋虫胺

混剂、噻虫嗪与氯虫苯甲酰胺混剂、螺虫乙酯、

溴氰虫酰胺、拟除虫菊酯、高效氯氰菊酯、联苯

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呋虫胺、啶虫脒、噻虫

胺等（唐良德等，2015a；沈登荣等，2017；孙

靖雨等，2017；黄丹慜等，2020；罗亚丽等，

2020b）。其中，多杀菌素、乙基多杀菌素、吡蚜

酮和呋虫胺混剂、唑虫酰胺与虫螨腈混剂、甲氨

基阿维菌素与苯甲酸盐混剂、啶虫脒对蓟马的防

治效果较好（唐良德等，2015a；沈登荣等，2017；

孙靖雨等，2017），但是吡虫啉、噻虫嗪、除虫

菊酯、印楝素等因抗性水平逐年提升，目前对豆

大蓟马的防治效果较差，不建议使用（Dialoke  

et al.，2014）。 

防治害虫除了选择合适的药剂，还应选择合

理的施药时间。豇豆开花后，嫩芽上的豆大蓟马

迅速转移花中，并在第 1 批盛花期达到高峰（潘

雪莲等，2022）。因此，建议在豇豆闭花前施药，

以充分发挥药剂的作用（唐良德等，2016）。采

用化学药剂防治害虫时，选用高效低毒药剂是关

键，精准施药是重点，轮换用药是核心，以减缓

害虫抗药性发展，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唐良德

等，2018）。 

5  小结与展望 

豆大蓟马寄主广泛、隐蔽性强、危害严重。

目前，化学防治仍然是控制豆大蓟马危害的重要

手段。然而，随着化学药剂大量使用，或生产上

不合理用药，导致其抗药性日显突出。因此，生

产上应轮换使用抗性较低的药剂，如多杀菌素、

乙基多杀菌素及啶虫脒等。乙基多杀菌素与高效

氯氟氰菊酯复配，可减缓豆大蓟马的抗药性，同

时延长乙基多杀菌素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的使用

寿命。因此，生产上除了轮换用药，还应考虑复

配用药，如吡蚜酮与呋虫胺复配、唑虫酰胺与虫

螨腈复配、甲氨基阿维菌素与苯甲酸盐复配等，

以充分发挥不同类型药剂的杀虫效果。 

未来，除了重视化学防控应急技术的研发与

投入，还应挖掘豆大蓟马生长发育的受限因子开

发新型绿色防控技术。高温是影响豆大蓟马生长

发育的重要环境因子之一。当温度超过 35 ℃，

除了影响其种群数量、存活和成虫寿命，也直接

降低其雌性比例，从而减少其后代种群的数量。

因此，在不影响植物正常生长的前提下，若能合

理利用超过 35 ℃的温度并研发新型技术产品防

控豆大蓟马，将是未来绿色防控的重大创举。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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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是影响豆大蓟马生长发育的重要环境因子

之一。若能明确特定高湿或水浸环境对豆大蓟马

生长发育和存活时间的影响，再在不影响植物正

常生长的前提下，合理应用增湿技术或改善增湿

条件，以提高土壤湿度或人为改变豆大蓟马的化

蛹环境，如覆膜阻止其入土化蛹，或及时清理脱

落虫花，或让虫花自然脱落在水浸环境中等，将

能有效控制豆大蓟马的危害。环境颜色和光波对

豆大蓟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趋避作用。因此，开

发蓝色粘虫板或 LED 蓝光灯等诱捕器，对防控

或监测豆大蓟马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是必须

进一步精确波长范围，以提高对其引诱率或减少

对天敌的伤害。 

目前，防控蓟马的非化学措施很多，但均需

提前“设防”。否则，一旦蓟马暴发，只能依靠

化学药剂应急，不仅加速其抗药性，还影响作物

品质。因此，政府和企业要重视生态调控、理化

诱控和生物防治等非化学防控新型技术的推广

应用，也要加大高效低毒新型农药的研发投入。

同时，科学家要持续监测豆大蓟马的抗药性水

平，指导菜农合理用药、轮换用药，提出减缓其

抗药性发展的科学措施。随着生物信息学（转录

组、基因组、代谢组和蛋白质组等）技术的飞速

发展，科学家要根据豆大蓟马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与灾变机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深入挖掘制约其

种群增长的关键因子，并研发新型绿色防控技

术，积极构建多元化的综合防控技术体系，为我

国豆科作物安全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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